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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阅读环境与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关系：
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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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家庭阅读环境对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及亲子关系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通过

分层整群抽样法抽取南京市 5 所幼儿园学龄前儿童 1 626 名，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家庭阅读环境、儿童情绪调节、

亲子关系等信息，使用 SPSS 宏中的 Process 程序建立中介作用模型，采用 Bootstrap 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结果　家庭阅读环境与儿童情绪调节能力 （r=0.217，P<0.001） 和亲子亲密性 （r=0.065，P<0.01） 呈正相关，与亲

子冲突性呈负相关 （r=-0.129，P<0.001）；亲子冲突性与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呈负相关 （r=-0.443，P<0.001），亲子亲

密性与情绪调节能力呈正相关 （r=0.247，P<0.001）。家庭阅读环境对儿童情绪调节有显著的直接效应 （β=0.162，P

<0.001），亲子关系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5.54%。结论　家庭阅读环境可影响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且亲子

关系在家庭阅读环境和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发展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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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on children's emotional regulation 

skill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Methods　 A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approach was employed to select 1 626 preschool children from five kindergartens in Nanjing.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collect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children's emotional regulation skills, and the parent-

child relationship. A media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using the Process program in SPSS macro,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was tested using the Bootstrap method. Results　 The findings reveal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and children's emotional regulation skills (r=0.217, P<0.001), as well as parent-

child intimacy (r=0.065, P<0.01). Conversely,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the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and parent-child conflict (r=-0.129, P<0.001). Additionally, parent-child conflict demonstrate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children's emotional regulation skills (r=-0.443, P<0.001), while parent-child intimacy exhibit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r=0.247, P<0.001). The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exerted a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n children's emotional 

regulation skills (β=0.162, P<0.001),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ccounted for 25.54%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s　 The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children's emotion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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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调节是指个体对具有什么样的情绪、情

绪什么时候发生、如何进行情绪体验与表达施加

影响的过程［1］，涉及个体内部情绪体验和对外部

表达的调控，与社会适应等社会化行为密切相关。

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始于个体成长的早期阶段。

有研究指出，3 岁是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里程

碑［2］，而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情绪调节能力会渐

渐增强。因此，开展学龄前期儿童的情绪调节能

力研究对于儿童的社会化发展至关重要。

家庭作为儿童成长发展的主要环境，对儿童

的情绪能力形成与培养起到关键作用。目前，国

内外众多研究探讨了儿童及青少年的情绪调节发

展及其影响因素，如家庭环境［3-4］、父母情绪［4-6］

及自身特征［7］，家庭作为关键的成长环境，包括

家庭阅读环境、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等，其

中家庭阅读环境是家长和孩子用多种形式共同创

设阅读环境的过程，包括父母阅读理念、亲子阅

读等。研究表明，家庭阅读可以刺激儿童的大脑

发育［8］，影响儿童情绪调节能力，从而影响儿童

情绪社会化的结果［9-10］。目前关于儿童情绪发展的

研究多集中于心理特征［11-12］ 和人际环境［3，5，13-14］

等方面，但针对家庭阅读环境的研究尚少，而家

庭阅读环境对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有重要意

义。此外，亲子关系同样会影响儿童情绪调节的

发展［15］。亲子关系是一个家庭中最基本的人际关

系，并且对儿童的发展影响深远［16］。通过亲子交

流互动，儿童可在这一过程中学习父母解决情绪

问题的方式［17］。另有研究发现，良好的家庭阅读

环境，如亲子间的阅读互动可增强亲子关系［18］。

由此可见，家庭阅读环境会影响亲子关系及

儿童情绪调节的发展，同时，亲子关系对情绪调

节能力的发展存在积极作用。然而家庭阅读环境、

亲子关系及儿童情绪调节三者间的关系如何尚不

清楚。因此，本研究拟探讨亲子关系是否在家庭

阅读环境与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发展间起中介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选取南京市 5 所幼儿园

小、中、大班儿童进行横断面调查，排除患有严

重神经或精神障碍及躯体疾病者。共回收问卷

1 768 份，其中有效问卷 1 626 份 （91.97%）。

1.2　研究方法

采取问卷调查法收集相关信息。家长知情同

意后填写问卷。由研究员对教师进行规范培训，

统一问卷填写标准，之后由教师指导家长填写。

采用线上问卷的形式，经后台统一回收。研究人

员对问卷内容进行核查，并对不合格问卷进行剔

除。调查问卷包括以下 4 个。

（1） 一般问卷：调查儿童基本信息，包括儿

童性别、年龄、班级、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亲

文化程度及家庭平均月收入等一般情况。

（2） 家庭阅读环境问卷：采用 《幼儿家庭阅

读环境问卷》［19-20］调查儿童家庭阅读环境。该问卷

共 25 个条目，其中 5~25 题下分 5 个维度：亲子阅

读质量、家长阅读理念、亲子阅读方式、亲子阅

读环境创设及幼儿的阅读兴趣和动机。该问卷采

用 4 点计分制对家庭阅读环境进行量化，即 1~4 分

分别代表“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合”“非常

符合”。总分越高，表明儿童的家庭阅读环境越丰

富［21- 22］。本研究使用问卷总分进行统计分析。本

研究中总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93，问卷各

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660~0.909，总量表与

各维度的相关系数为 0.525~0.764，各维度间的相

关系数为-0.013~0.526，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3） 儿 童 情 绪 调 节 问 卷 ： 采 用 由 Shields 和

Cicchetti 编制，经北京师范大学对立违抗性障碍课

题研究组翻译的中文版情绪调节问卷［23］ 调查儿童

的情绪调节能力。该问卷共有 24 个条目，分为 2

个维度：情绪调节性、情绪不稳定性。该问卷采

用 4 点计分制，即 1~4 分分别表示“从不”“有时”

“大多数时候”“总是”。调节性分数越高，儿童情

绪调节能力越强；不稳定性分数越高，情绪稳定

性越低［24］。本研究采用情绪调节性、情绪不稳定

性及情绪管理总分进行统计分析。本研究中总问

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40，情绪调节性和情绪

稳定性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706、0.709，

总量表与各维度的相关系数为 0.806~0.933，2 个维

度间的相关系数为 0.552，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4） 亲 子 关 系 问 卷 ： 采 用 亲 子 关 系 问 卷

（Child-Parent Relationship Scale）［25-26］ 调 查 亲 子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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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该问卷由亲子亲密性、依赖性、冲突性 3 个维

度构成。问卷共 30 个条目，采用 5 点计分制，1~5

分分别为“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不能确定”

“比较符合”“完全符合”。最终算得的平均分为儿

童每个维度的得分。因依赖性维度的信度较低，

本研究仅采用了亲密性和冲突性 2 个维度进行统计

分 析 。 本 研 究 中 总 问 卷 的 Cronbach's α 系 数 为

0.848，亲子亲密性和冲突性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

别为 0.882、0.880，总量表与各维度的相关系数为

0.808~0.809，2 个维度间的相关系数为 0.481，问

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

料采用均值 ±标准差 （x̄ ± s） 描述，两组间的比较

采用成组 t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 （%） 表示。变量间

的相关性分析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法。使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通过 Bootstrap

方法估计参数 95% 的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不包

含 0 则表明参数显著。P<0.05 表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本研究数据均来自家长报告，可能存在共同

方法偏差。问卷的设计及数据收集过程均严格质

控，如部分题目采用反向计分、使用匿名形式测

量。在完成数据收集后，对变量进行 Harman 单因

素检验。将家庭阅读环境、亲子关系、儿童情绪

调节能力等变量纳入探索性因素分析中进行检验。

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共提取出 13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

因子，且第 1 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15.7%，未

超过 40% 的临界值，提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

同方法偏差。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共纳入 1 626 例儿童，其一般情况如表 1 所示。

1 626 例儿童中，小班儿童 540 例 （33.21％），中班

儿 童 594 例 （36.53％ ）， 大 班 儿 童 492 例

（30.26％）； 男 生 889 例 （54.67%）， 女 生 737 例

（45.33%）。

2.2　家庭阅读环境、儿童情绪调节能力、亲子关

系的相关分析

儿童的家庭阅读环境得分为 （63±6） 分，亲

子亲密性得分为 （4.0±0.7） 分，亲子冲突性得分

为 （2.0±0.7） 分，情绪管理总分为 （74±7） 分，

情绪调节性得分为 （25±3） 分，情绪不稳定性得

分为 （26±5） 分。

女生的情绪管理总分高于男生 （P<0.05），见表

2；不同年级的儿童其亲子冲突性得分和情绪管理总

分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家庭阅读环境与亲子亲密性呈正相关，与亲子

冲突性呈负相关；家庭阅读环境与情绪管理总分及

情绪调节性呈正相关，与情绪不稳定性呈负相关。

此外，亲子亲密性与情绪管理总分及情绪调节性呈

正相关，与情绪不稳定性呈显著负相关；反之，亲

子冲突性与情绪管理总分及情绪调节性呈负相关，

与情绪不稳定性则呈正相关。以上各变量间的相关

性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1　1 626例儿童的一般情况

项目

班级

小班

中班

大班

性别

男

女

独生子女

是

否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技校

大专

本科

硕士及以上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技校

大专

本科

硕士及以上

家庭平均月收入 (元）

<5 000

5 000~

10 000~

≥30 000

例数

540

594

492

889

737

950

676

27

143

341

818

297

34

153

332

880

227

22

264

984

356

百分比 (%)

33.21

36.53

30.26

54.67

45.33

58.43

41.57

1.66

8.79

20.97

50.31

18.27

2.09

9.41

20.42

54.12

13.96

1.35

16.24

60.52

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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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亲子关系在家庭阅读环境与儿童情绪调节间

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 SPSS 宏中的 Process 程序，通过温

忠麟等［27］ 提出的程序对亲子关系在家庭阅读环境

与儿童情绪调节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结果如图 1 所示，控制儿童的性别及年级，以

亲子关系的亲密性及冲突性为中介变量，以家庭

阅读环境为自变量，情绪管理总分为因变量建立

中介模型，得到家庭阅读环境对儿童情绪调节有

显著的直接效应 （β=0.162，P<0.001）。采用偏差

校正 Bootstrap 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从表 5 中看

出，亲子亲密性在家庭阅读环境和儿童情绪调节

间的中介效应的 95％CI 包括 0，表明亲子亲密性在

家庭阅读环境与儿童情绪调节间的中介效应较弱。

亲子冲突性中介效应的 95％CI 不包括 0，表明亲子

冲突性在家庭阅读环境和儿童情绪调节能力间的

中介效应显著。亲子关系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5.54%，提示亲子关系在家庭阅读环境和儿童情

绪调节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2　不同性别儿童的亲子关系和情绪调节能力比较

（x̄ ± s，分）

组别

男性

女性

t 值

P 值

例数

889

737

亲子冲突性

2.0±0.6

2.0±0.7

-0.733

0.464

亲子亲密性

3.9±0.7

4.0±0.7

-1.267

0.205

情绪管理总分

73±7

75±7

-4.387

<0.001

亲子阅读质量

家长阅读理念

亲子阅读方式

亲子阅读环境
创设

家庭阅读
环境

0.063c

-0.394a
-0.129a

0.065b

0.162a

情绪管理

亲子冲突性

调节性

不稳定性

幼儿的阅读
兴趣和动机

亲子亲密性

图1　亲子关系在家庭阅读环境和儿童情绪调节间的中介作用  a 示 P<0.001，b 示 P<0.01，c 示 P<0.05。表中数

据为标准路径系数。

表5　家庭阅读环境和情绪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模型

总间接效应

家庭阅读环境-亲子亲密性-情绪管理

家庭阅读环境-亲子冲突性-情绪管理

间接效应

0.067

0.005

0.062

标准误

0.014

0.003

0.013

95%CI 下限

0.039

0

0.037

95%CI 上限

0.095

0.011

0.089

相对中介效应 (%)

25.54

1.76

23.78

表3　不同年级儿童的亲子关系和情绪调节能力比较

（x̄ ± s，分）

组别

小班

中班

大班

F 值

P 值

例数

540

594

492

亲子冲突性

2.1±0.7

2.0±0.6

2.0±0.6

6.783

0.001

亲子亲密性

3.9±0.7

4.0±0.8

3.9±0.7

0.022

0.979

情绪管理总分

73±8

74±7

75±7

6.787

0.001

表4　家庭阅读环境、亲子关系及儿童情绪调节间的相关性

变量

家庭阅读环境

亲子亲密性

亲子冲突性

情绪调节性

情绪不稳定性

情绪管理总分

家庭阅读环境

1

0.065a

-0.129b

0.202b

-0.186b

0.217b

亲子亲密性

1

-0.441b

0.249b

-0.200b

0.247b

亲子冲突性

1

-0.306b

0.448b

-0.443b

情绪调节性

1

-0.549b

0.818b

情绪不稳定性

1

-0.930a

情绪管理
总分

1

注：a 示 P<0.001；b 示 P<0.01。表中数据为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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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儿童的发展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家庭作为学

龄前儿童最主要的生活环境，对儿童情绪健康发

展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本研究发现，亲子关系

及儿童的情绪调节存在显著的年龄和性别差异。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情绪调节能力逐渐增强。

有研究者认为情绪调节的发展遵循一定的时间规

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儿童的认知发展阶段，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其调节情绪的认知策略会

逐渐增加［28］。情绪调节能力的性别差异则存在不

同结论。本研究发现女孩的情绪调节能力明显优

于男孩，但曾有研究表明学龄前儿童情绪调节能

力无显著的性别差异［29］，这可能与二者测量儿童

情绪调节能力的方式不同有关。本研究显示，家

庭阅读环境与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呈显著正相关，

这与既往研究观点一致，即家庭学习环境对儿童

社会情绪功能有深远影响［9，30］。这提示，家庭阅

读、学习环境越好，相应地，儿童的情绪调节能

力也越强。这可能是因为父母为孩子创设丰富的

阅读环境、给予其更多的陪伴阅读对儿童早期发

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31］。另外，亲子亲密性对

儿童情绪调节能力有正向预测作用，而亲子冲突

性则相反，表明亲子间关系越和谐、冲突越小，

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越强。以往研究亦显示亲子

冲突影响儿童情绪调节能力［32］。依恋理论也表明，

个体如果缺乏良好的亲子关系，其往后的发展可

能都会受到限制［33］。因此，良好的家庭阅读环境、

和谐的亲子关系都对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至关

重要。

基于家庭阅读环境、亲子关系、儿童情绪调

节能力的相关关系，本研究建立了中介效应模型。

结果表明，家庭阅读环境对儿童情绪调节能力不

仅有直接影响，还可以通过亲子关系的中介效应

间接地影响儿童情绪调节能力。既往已有针对家

庭基本环境和亲子互动对儿童情绪调节影响的研

究，如刘航等［34］ 的研究表明家庭基本环境往往是

通过亲子互动的中介作用来影响儿童情绪调节。

由此可见，亲子关系在儿童的社交发展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但当前研究大多是从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和家庭结构等方面来探讨其对儿童情绪发

展的影响［35-37］，本研究则关注了家庭阅读环境是

否通过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影响儿童的情绪调节

能力。最终结果与假设一致，亲子关系在家庭阅

读环境与儿童情绪调节能力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基于以往证据提出假设，验证

了亲子关系是家庭阅读环境和儿童情绪调节能力

之间重要的中介变量，家庭阅读环境通过亲子关

系影响儿童情绪调节。越是优良的家庭环境，亲

子冲突越小，亲子间互动的质量及交流频繁程度

越高，有助于营造良好的互动氛围。在互动中，

儿童逐渐学会解决情绪问题的方法，从而很好地

调控情绪。因此，应鼓励父母为儿童创立良好的

阅读氛围，丰富儿童的阅读材料，陪伴儿童共同

阅读，以增进亲子交流频率，减少亲子冲突与矛

盾，从而提高儿童情绪调节能力。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

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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